
伤筋动骨一百天，也不知
道过了多久，我中午回到公

司，看到杨钧正双臂齐全地坐
在会议室里。杨钧说他看我
们公司门口挂着形象展示牌，
他也想给自己的公司做一块。
我说，形象牌上写的是公司的
理念，贵公司的理念是什么？
他便挠着头说：“这个，你帮

我想一个好了。”我说：“这怎
么行？你还是自己总结一下，
我顶多帮你润色润色。”他踌
躇着点点头，却又不走。没话
说，我只得问：“我们班的小
丁在你那儿干得不错吧？”他
忙说：“是的是的，他太老实，

在我公司干最好了，到别处要
受欺负的。”我说：“你这是什
么话，小丁有这样没用吗？”
这时我公司的老总过来了，他
对杨钧公司代理的一个别墅
项目很感兴趣，于是我就将和
杨钧聊天的任务转给了他。

我才懒得给他想什么企
业理念呢，几次在电梯里遇
见他，看他欲言又止的样子，

猜他想问我理念想好没有，
可毕竟是帮忙性质的，大约

他也不好意思问出口。
但立刻就有报应了。公

司的宽带坏了，偏偏有急件
要发电邮。总经理说：“小瞿，
楼下的杨总不是你同学么？
拿上 U盘到楼下发一下
吧。”我是第一次去杨钧的公
司，先进的门禁系统，搞出一
副大公司的排场。前台小姐

先打个内线电话请示：“杨
总，有人找您。是———”我接
口道：“我是24楼的，是他同
学。”几秒钟后杨钧从走廊
深处快步走出来，满脸
笑意。我就要将 U盘
往前台的电脑上插，
杨钧连声说：“去我
那里发吧，去我那里
发吧。”

我坐在他办公
室的转椅上，而他忽
然变得局促不安。他的
系统一开始读不出我的
U盘，他走过来，俯身帮着

在屏幕上找，一时间空气变
得非常静默，他离我那么近，

而他慌乱的呼吸是那么惹人
发笑。

邮件发完了，我也不好
意思立即就走。又谈不了别
的，只能再谈谈同学。“你们
常联系吗？”他忽然问。我
说：“你是指小丁还是耀

光？”他说：“是小丁，哦，不，
是耀光。”语无伦次。

从此杨钧经常往 24楼
跑，可我再也没听他讲编什么

公司理念的事，我
的总经理对别
墅的购买意
向那么强
烈，他似
乎 也 没
有促成
销售的
积极性。
我 自 然
明白他的
意思，但是
笑而不答。

我急着上楼，已有客户
在公司等我。“例行保养”，
写字楼一部电梯前面高挂免

战牌，我数着楼层巴望另一
部电梯快点降下来。电梯一
到，早等在外面的人蜂拥而
入，揿好各自的楼层后便肃
穆地注视电梯门缓缓合拢。
随着一声“等一下”，一只手

果断地插入正要合上的电梯
门。是杨钧，看到我，立即点
头致意。他在23层，我去24
层。他一脸狼狈，不停地擦
汗，我忍不住笑问：“这么
忙？”他说：“唉，过红灯时急
了一点，和对面一辆车擦了

一下，那家伙死活不肯私了，
非要去见官，跑到交警中队
处理到现在！”电梯里沉默
的空气因此被打破，就连陌
生人脸上都带上了笑意，我
更是幸灾乐祸地开怀大笑。

我们公司所在的这幢楼
不像写字楼，倒像校友楼。因

为大厦是我的母校和当地政
府共建的大学科技园，入园
企业都和母校有千丝万缕的
联系，几乎是校友联谊会的
总部。我们公司也挂了母校
的名头，迁入那天，楼上楼下

的邻居们都前来拜访。我也
在当天认识了一位同级校

友，商学院的，23层某房产
代理公司的杨总。同学么，我
们之间自然是互称全名“杨
钧”“瞿园园”。还巧的是，

我有个同学小丁就在杨钧的
公司里工作，另一个同学崔
耀光则是杨钧的客户。“如
此一来，关系就更紧密了。”
大家都这么说，历届校友相
见欢。

要不是以后老在等电

梯、坐电梯、出电梯的时候碰
到杨钧，我才不会留意这个
身材瘦长、头发长长、长得又
不帅的老同学呢。

他似乎总是在与电梯门
做斗争。又一回，电梯下行，
在 23楼停下，打开，只见杨

钧在外面拦着电梯门，一边
对电梯里的人说抱歉，一边
扭头冲着走廊喊：“小张，快
点快点！”那边有个女员工
远远地应着：“来啦来啦！”
我站在电梯里的门口，替他
在里面掀着“开门”钮，打趣

说：“杨总真是关心员工啊，
还替员工拦电梯。”话音刚
落，那小张赶到了，递给杨钧

一只文件袋转身便走了。原
来他拦电梯是等员工给他送

来这个文件袋，而不是等员
工进电梯。电梯里的人都哑
然失笑了，杨钧进来，一本正
经地说：“瞿小姐批评得是，

我以后一定要为女士拦电
梯。”我早笑弯了腰。

再一回是中午。我去附

近的游泳馆游泳，回来后披
着湿漉漉的长发等电梯。旁
边过来两个人，我先没在意，
但其中女孩的手上拿着大大
的 X光片袋子吸引了我，上
面患者姓名一栏里龙飞凤舞
着某医生的墨宝：杨钧。再扭

头一看，那患者就在旁边呢。
杨钧左臂给绷带吊在脖子
上，左袖管空空荡荡，右臂仍
然穿在西装里，衣服上沾满
了石膏粉。我笑道：“哎哟杨

钧，你这是怎么啦？”他神情
沮丧，他的女员工欲笑又不
敢，正好电梯来了，三个人进
去，虽然一路无话，到了 23
层，他还是非常礼貌地和我
打招呼告别。

这个校友，好像总是和

笑剧联系在一起，我将笑意
一直噙到24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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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响了，是一串陌生的
号码，会是谁？“你好！”对方

沉默了片刻说：“你好，是我！”
听到这个曾经熟悉的声

音，我的心重重地一沉，尘封
的往事涌上心头，冷冷地问：
“你找我有事吗？”“没事，就
不能聊聊吗？”“对不起，我
很忙，就这样吧。”我挂断了

电话，却挂不断纷乱的心绪，
思绪飘回了从前……

刚刚大学毕业步入社会

的我年轻、富有朝气，在一次
偶然的机会，我和一个叫枫
的男孩相遇了。他被我的阳
光气息吸引，而他却和他的
名字一样没落、颓废，却有着
惊人的美。在我们相遇的一
瞬间，我们彼此吸引了，不久

我们相爱了。
起初相恋的日子，像所有

相恋的人一样美好。他总是梳
着一头淡淡飘香的零碎中长

发，我在他湖泊一样的眼睛中
沉醉了。他总是那样漫不经
心，却让人觉得心痛和沉迷。
他轻轻地捧着我的脸，亲吻我
的脸，渐渐地这吻变得慌乱，
拥抱变得充满渴望，而我却那
么渴望溶入他的一切……我

和枫有了第一次肌肤之亲。以
为可以热烈地相爱到永远，然
而随着相处的琐碎日子的增
多，我们之间的矛盾出现了。

我太忙了，除了爱情我还
要工作。我是一个积极向上的
人，对自己对家人对爱人拥有

太多的责任。但是，枫只想有
份清闲安逸可以糊口的工作，

拥有一个爱人，喝点小酒，打
点小牌，听点音乐，这就是他

生活的全部。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我和

枫之间的话越来越少。他大把
大把花着父母的钱，心安理得
享受生活的美好。当我用征询
的目光向枫讨教一些职场对
策的时候，当我在外面受了挫

折寻找依靠的时候，枫总是深
情地说：“算了，不要做了，干
吗把自己搞得那么累？”除了
这些肤浅的安慰和苍白空洞
的深情外，他无法让我得到精
神上的安慰与安宁，更谈不上
安全感。我由满足到失望，由

失望到失落。
我终于下定决心要分开

了，尽管我不舍，尽管我难过，
尽管我们曾经有那么多美好。
我不能随着枫颓废地美丽着，
优雅地沉沦着，不知道明天在
哪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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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单单从你的来信
看，很难知道你失败的原因是
什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女
孩子选择自己的终生伴侣，除

了外貌和客观条件之外，对方
的人品与内涵是放在首位的。

与女孩交往的时候，适时表现
自己的幽默感、上进心，是很
重要的。

我暗恋过一个女孩，那是
一段没能表白的爱情。

那年，我念高三，成绩很

出色。班上唯一能跟我比试
成绩的是做文艺委员的那个
女生，叫红杏。红杏长得挺漂
亮，一头乌黑的头发。我们这
些情窦初开的男生，个个对
她都有好感。但红杏是个有
个性的女孩儿，无论是谁摇

动“橄榄枝”，她都不屑一顾
的样子，同学们都说她是个
冷美人。

不知是什么原因，红杏一
直对我很好，她家就住在离学
校不远的小镇上，听说她父亲
在镇政府里的某个部门做干

部。红杏有时会从家里带些好
吃的咸菜，趁人不注意时偷偷
地放在我的书桌里，对她的好
意，我的心里总是万般感激。
渐渐地，我发现我真的是喜欢
上了红杏，但这种喜欢我却深
埋在心里，连那“传纸条”的

小游戏，我都没做过。但不安
的心绪，却让我坐卧不安，有
时候我就想，也许穷人家的孩
子，根本就不配拥有这种神圣
的爱情。

但不久，就传出消息，说
红杏谈恋爱了。我不敢相信，

心却一下子沉重起来。有一次
在饭堂打饭的时候，一个要好
的同学跑过来，悄悄指着前边
穿红背心的那个大个子男生
说：“他就是红杏的男朋友，
高三（6）班的。”

这一消息很快得到了证
实。班主任把讲台上的那张桌

子拍得山响，把红杏骂了个狗
血淋头。红杏低着头，一句话
都没敢说，隐隐地传来她低微
地抽泣声……

第二天，红杏没来学校，
第三天，我又没见到红杏。后
来有消息说，红杏自愿退学

了，回到了小镇上。
高三快毕业的那个学期，

我收到了红杏写来的一封信。
她说，她最敬佩的人就是我，
说我是她见过的人中最聪明
的一个，还说让我一定好好念
书，云云。我的心里真的很感

动。后来才知道，红杏还专门
来学校找过我，并托人转交给
我两个很好看的笔记本，可我
竟然没能见到她。其实我是很
想见她的，她一直都是那么优
秀，她的成绩，她的性格，她的
那头秀发，还有关于她的一切

记忆，好多年，都在我的脑海
里挥之不去。

最后一次见到红杏是好
多年以后的事了。大四那年，
我回乡下过年，在小镇的集贸
市场上碰到了红杏。见了面，
我都不敢认她了，倒是她一眼

就认出了我，还激动地掉了眼
泪。多年不见，红杏老了很多。
只是那头秀发，还依旧留在脑
后，那是我在她身上能够找到
的唯一记忆。

红杏这辈子，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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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到了，我们和
杨钧的公司都迎来业务

的旺季，深夜才下班。
我和一帮同事进了

电梯，看见23楼的指示
灯亮着，总经理说：“小
瞿，说不定是你们那个
杨总呢？”我正要反击：
“怎么是我们那个杨

总？”电梯在23层“叮
咚”地开了，竟然真是
杨钧站在门口。我的脸
刷地红了，同事们都乐
了，杨钧莫名其妙，可也
非常开心地进来向大家
打招呼。

电梯到了 22层，我
失声叫道：“快停下，我
忘了带一样东西！”赶

紧按了个 21层，停下
便冲了出去，转进楼梯
间，马上又惊呼道：“怎
么这么黑？”壮着胆子
往上走。电梯带着其他
人继续下行，但却听到
后面有人跟着上楼，是

杨钧，他大声说：“小心
点啊！”我的心里忽然
盛开了一朵花，在漆黑
的楼道里轻捷地跑上
24层。

我开门进办公室拿
了手机，他跟在后面进

来又跟着出去，重新坐
电梯下来。这回只有我
们两人，他像傻瓜一样
盯着我笑，我面无表情，
可是心里快乐得好想放
声大笑。

到了楼下，同事们

都不见了踪影，杨钧
说：“我现在车技已经
不错了，好几个月没撞
过了，让我送你回去
吧。” 我又笑，他问：
“我这么可笑吗？”接
着得寸进尺：“要不，我

们先去吃点东西？”这
个莽撞的人啊，连喝酒
都是豪放派，那晚最终
是我打车送这个醉汉
回去的。

这个春节，我们就
要议定婚期了。他说他

最喜欢看我笑，说我光
在电梯里就冲他笑了三
次，也算是“三笑”了。
是哪三次呢？我自己倒
想不起来。

ABFG

HIJK

LMNF


